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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齐  昊  李雪纯

[ 摘  要 ]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理论为理解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把握新质

生产力的内涵提供了基础。在人类历史上，大工业的兴起标志着生产方式

从小生产转向社会化大生产；当今的新型生产方式正在经历以社会化智能

生产为方向的重大转变。在社会化智能生产下，生产单位内部以“数据—

决策”循环为基础，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生产单位之间形成普遍的“平

台—用户”关系，实现分工协作的智能化；生产单位、数字企业与劳动者

有机结合，实现产业体系的智能化。社会化智能生产充分体现出新质生产

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必须围绕新型生产方式的形成探

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建设以社会化智能生产为基础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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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是理解和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要部署的前提。习近平

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

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1] 这一概括明确指出了生产力发展

的阶段性，具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

20 世纪 80 年代，有学者就曾提出：“某种新出现的生产资料是否使生产力的性质发生变化，

取决于它是否使劳动技术组织形式发生变化，即是否引起劳动方式的变革。”[2](P38) 这里的“劳

动技术组织形式”就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劳动者分工协作的方式，也即生产方式。体现科技创新的

生产资料只有引起生产方式的变化，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进而提高生产效率和加速经济增长，

生产社会化视角下的
新质生产力
——基于 MEGA IV/27 的考察

[ 基金项目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原创性贡献”（22ZDA003）阶段

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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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索洛悖论”的出现。

当前，以先进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不仅催生出一系列新要素、新产业，而且正在引发生

产过程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推动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革。这一变革不但发生在生产单位

内部，而且贯穿于它们的相互联系之中，具有鲜明的产业融合特征，体现出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显

著跃升。从马克思主义生产社会化理论出发理解新质生产力，有利于从总体上把握生产方式的演

变趋势，进而在实践中围绕新型生产方式的形成构建有利的制度环境，推动科技创新转化为产业

创新，促使新质生产力落地生根。

一、从生产社会化把握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  

如何认识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现有研究主要采取两种路径。第一种路径借鉴弗里曼、 

佩蕾丝等新熊彼特派经济学家的视角，将“技术革命”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里程碑。a伴随每一次“技

术革命”，都会产生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并在相互关联的一组产业中引发大规模投资和技

术更新。第二种路径依循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以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福特

制、精益生产等典型生产方式为分界线，考察不同生产方式所体现的生产力特征。

以上两种路径各有特色。第一种路径明确指出技术创新往往集中在特定历史时期，从而使生

产力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但对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重视不足，对劳动过程演变与资本积累

的相互影响缺乏考察。新技术、新材料、新产业的出现是现代经济的常态，仅就这些新现象而言

难以判断生产力是否出现新质态。第二种路径继承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但也面临一系列复杂现

象，需要我们从总体上进行把握。一方面，近年来平台经济、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工业互联

网等新模式层出不穷，发展程度各有不同的新模式迭代演化，新旧模式之间的融合关系正在形成。

另一方面，当前生产方式具有鲜明的产业融合特色，产业间界限模糊化，生产单位之间正在突破

传统的社会分工关系，体现出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显著提升。针对这些复杂的新现象，马克思的生

产社会化理论为理解当代生产方式的演变趋势及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奠定了重要基础，提供了宝

贵视角。

第一，随着资本主义的确立和发展，社会化大生产代替前资本主义的小生产成为主导的生产

方式，生产力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小生产是社会生产的重要特征，小生产在城市和农村分别以手工业和小

农经济的形式存在。马克思指出：“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

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

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 

容”。[3](P872) 小生产者没有丰富的社会联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

 a 参见 [ 英 ] 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沈宏亮等译，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45 页；[ 英 ] 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田方萌

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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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 

往”。[4](P566)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总结了小生产的特征：其一，生产资料归生产者个人所有，

只供生产者个人使用，因而生产资料“必然是小的、简陋的、有限的”；[5](P285) 其二，生产者个

人及其家属以手工劳动的方式进行生产，劳动力主要来自家庭内部，学徒等外来的帮手只起到次

要作用，劳动者之间的协作极为有限，劳动及协作方式长期稳定；其三，劳动产品主要用于满足

生产者个人及其家属的需要，社会分工发展程度低，商品经济不发达，生产者之间的联系不紧密。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特别是大工业的兴起，社会化大生产取代了以劳动者私人占

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资本原始积累使小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难以在市场竞争中立

足。由此，小生产走向衰落，小生产者沦为雇佣工人。与小生产的特征相呼应，社会化大生产具

有如下特征：其一，大量生产资料集中在资本家手中，“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只能由一批人

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5](P285) 其二，大量工人在资本的组织下协作生产，“生产本身也从一系

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5](P285) 劳动产品从个人的产品变成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

其三，劳动产品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生产者之间一方面相互独立，社会生

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又互为供求、相互依赖，因此，“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规律也就

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有力地发挥作用了”。[5](P289)

第二，一定发展程度的生产社会化与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互作用。一个时代生产社会化的

发展程度是其生产方式的重要特征，也是把握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

生产社会化具有双重含义，分别对应生产单位内部的生产过程与生产单位之间的分工协作。

1989 年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指出：“生产的社会化，一方面表现为资本主义企业内

部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各独立企业之间的社会劳动分工要保持‘铁的’比例

性。”[6](P308) 一定发展程度的生产社会化是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结果，同时一定发展程度的生

产社会化又会反过来促使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社会化大生产取代小生产标志

着生产力质的飞跃，主要体现在生产单位内部和生产单位之间两个方面。

在生产单位内部，组织大量劳动者、集中大量生产资料的大工业生产方式取代了手工作坊、

小农经济等传统生产方式。自从有了大工业，资本主义生产不再依赖劳动者有限的体力和肢体数

量，而是利用机器强大的动力和规模庞大的工具，形成机器体系，实现连续、自动、快速、大量

的生产。大工业不仅标志着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它还代表着一种推动生产力升级的创新模式

或生产力发展路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

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3](P560) 自大工业以来，资本减少对劳动者技能和经验的依赖，

不断将科学应用于生产，科学研究与生产技术的联动推动了生产方式演进和生产力不断发展。

在生产单位之间，发达的社会分工取代了生产者自给自足的孤立状态，不同部门的联系日益

巩固，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生产体系，“许多分散的生产过程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7](P145)

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

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3](P560) 社会分工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对大工

业时代社会分工的分析表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前结合在一起的生产环节分化为独立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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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使生产资料新用途的出现，剩余价值率的上升引发新型社会需要的迸发，于

是，新部门不断涌现，部门之间的供求联系不断形成。社会分工的发展导致生产的专业化，促进

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必然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产生矛盾，要求生产关系发生革命

性变化。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

容的地步。”[3](P874) 恩格斯也指出：“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

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5](P287)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单位内部高度组织化，但生

产单位之间缺乏协调，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经济危机频繁爆发。资本主义采用成立股份公

司、运营国家资本等方式以适应生产力的社会性，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矛盾。经济规律的客观性

与必然性决定了只有由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并按照社会需要对生产进行社会的、有计划的调

节，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

工业革命时代形成的社会化大生产塑造了生产社会化的基本形态，生产的集中化与社会分工

的深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两个动态维度。历史上，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有时表现为生产的集

中化（例如采用纵向一体化的福特制），有时则侧重社会分工的深化（例如采用生产网络的精益

生产），但生产社会化的基本形态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进入数字经济时代，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

与应用，生产社会化的形态正在发生重大改变，朝着社会化智能生产的方向演进。

二、从社会化智能生产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

任何生产力必然以一定的生产方式为载体，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得以发挥和体现，因此，必

须深入正在兴起的新型生产方式之中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当前，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

智能等新质生产力代表性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并行发展，平台经济、工业

互联网、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在人类历史上，大工业的兴起标志着

生产方式发生了由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的第一次重大转变；基于诸多新业态新模式前瞻性地判

断，当今的生产方式发生了以社会化智能生产为方向的第二次重大转变。社会化智能生产充分体

现出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第一，在社会化智能生产下，生产单位内部以“数据—决策”循环为基础，实现生产过程内

部的智能化。

智能化生产的基本逻辑在于根据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由机器基

于数据进行学习和判断，自动作出优化决策，以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合理安排生产线、节约原材

料、降低能耗、减少固定资本损耗、避免生产中断、快速排查故障、更好适应市场需求，从而实

现企业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在一般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在一定的生产环境下进行分工协作，使用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

象，按照劳动者的构想生产出产品。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不仅劳动者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的

规模变得相当庞大，劳动者的分工协作变得更加复杂，而且生产单位处于错综复杂的市场交换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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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因此，生产过程必然受到组织、技术、自然、市场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在一些情

况下甚至发生中断。马克思指出，“连续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基

础所决定的，虽然这种连续性并不总是可以无条件地达到的”，[8](P118) 并且，“固定资本发展的

程度越高，生产过程的连续性或再生产过程的不断进行，就越成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外

在的强制性条件”。[9](P99)

智能化生产为实现生产的连续性提供了新的手段。智能化生产基于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智能传感、数字孪生、工业机器人、新一代人工智能等技术，在设计、制

造、销售、服务全过程中嵌套“数据—决策”循环，使机器从数据中学习，完成识别、诊断、预

测、规划等决策任务。不同于信息化时代数据从需求端向生产端的单向流动，“数据—决策”循

环包括两个基本环节：其一，采集有关设备状态、材料消耗、生产速度、产品质量、人工效率、

销售情况、用户反馈等方面的数据；其二，基于数据和算法形成决策，预判生产过程可能发生的

问题，动态调整生产目标，并自动执行优化方案。两个环节的循环性体现在数据是决策的基础，

而决策作用于生产过程又会产生新的数据反馈，形成良性循环，不断优化生产流程。

智能化生产以“数据—决策”循环为基础，实时、动态、系统性采集并利用企业生产经营的

全局性数据，极大增强了决策的及时性、准确性和适应性，推动企业朝着如下三个方向发展。一

是生产高效化。智能化生产实时监测设备使用，及时维修及更新，降低故障率并减少浪费。例如，

有的公司会采集每个设备的生产相关信息（产量、质量、错误和设备停止）与能源使用信息（电

能、电流、空气流量），以便找出哪个工序存在能源浪费，并在设备出现问题之前就能够预警。

二是生产柔性化。智能化生产超越传统生产方式中固定化、刚性化的控制逻辑，企业根据需求变

化灵活调整生产线，扩大产品种类，满足客户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例如，某服装制造企业通过

研究消费者数据实现大规模定制生产，员工从云端获取数据，按客户要求操作，使规模化生产与

个性化需求精准对接。三是生产绿色化。智能化生产可以实时监测设备能耗及污染物排放，精准

确定发生能源浪费的环节，及时作出生产调整。例如，风能、光能等新能源具有间歇性、多变性、

不确定性特点，传统“大型能源基地 + 远距离传输”的方式不适应新能源，而分布式智能电网

通过集成智能感知、通信、决策和控制，使新能源的生产、传输、使用等环节协同运行，可以实

现能源分散生产、就近消纳。a

第二，在社会化智能生产下，生产单位之间形成普遍的“平台—用户”关系，实现分工协作

的智能化。

近年来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平台经济、工业互联网、服务型制造等新模式都在打破传统

产业间的界限，促进产业间融合。在传统社会化大生产阶段，同一部门内的生产单位处于竞争关

系中，不同部门的生产单位则处于社会分工关系中；在社会化智能生产阶段，生产单位之间通过

数据流和服务流紧密连接，形成普遍的“平台—用户”关系。

在传统社会化大生产阶段，生产单位之间主要存在产品流与资金流；而在社会化智能生产阶

 a 参见赵紫原：《分布式智能电网护航能源安全——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学教授余贻鑫》，《中国电力企业管理》

2022 年第 2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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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生产单位之间还存在数据流与服务流。以机床、车辆等生产设备为例，购买企业和制造企业

之间除设备交易以外，购买企业还会将其在设备使用过程中形成的数据自动反馈给制造企业，并

接受制造企业所提供的保养、预警、维修、更新等一系列服务。类似的数据流与服务流也存在于

制造企业与消费者之间。例如，智能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安装有智能传感装置，能自动采集并向制

造企业反馈消费者的使用数据；同时，制造企业向消费者提供语音交互、节能减耗、远程控制等

服务。个别企业内部的数据总是有限的，但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个别企业可以从其他企

业采集数据并低成本地完成数据传输。利用来自外部的海量数据，企业可以挖掘更多有用信息和

知识，识别生产过程中的潜在问题，及时作出优化决策；此外，企业通过提供服务也增加了利润

来源，增强了竞争力。

随着生产单位之间数据流与服务流的形成，平台必将成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我们今天所看到

的平台经济主要出现在社会生产的流通领域，以消费互联网的形式存在，其对社会生产的介入集

中于外卖、网约车等个别零工领域；随着消费互联网日益饱和，未来平台经济将向生产领域深度

渗透。企业将普遍平台化，通过构建平台连接其他企业，以平台为基础采集数据并提供服务；其

他企业转化为该企业平台上的用户，企业间的关系从而转化为平台与用户的关系。一家企业通过

平台连接用户，同时它可能又是其他企业平台上的用户，于是，企业间形成嵌套式的“平台—用

户”关系。在平台的组织下，用户之间可以共享数据，从而形成信息与知识，催生最佳生产范式

和经营策略；可以共用生产资料，从而节约固定资本，提高产能利用率；还可以共享销售市场，

依靠网络效应聚集购买者，提高供求匹配的精准度，促进价值实现。由此，社会分工协作与智能

化实现耦合，将极大提高社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协调性。

第三，在社会化智能生产下，相互连通的生产单位、提供基础设施的数字企业及劳动者有机

融合，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智能化产业体系。

相互连通的生产单位构成了一种“细胞形态”，无数这样的“细胞”组成了一个网络化生产

体系。每个生产单位内部实现智能化生产，同时又与其他生产单位共享数据，为其他生产单位的

智能化生产创造条件。生产单位之间不再仅仅是竞争或分工的关系，而是一种基于数据共享的协

作关系，从而有关生产经营的决策也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社会化决策。社会生产体系中每个节点

改进效率的经验更容易传播到其他节点，从而在整个生产网络中实现效率的改进。生产经验不再

局限于单个生产单位内部，而是快速被其他单位吸收和应用，引发效率提升的正反馈机制，发挥

出整体大于个体的显著效果，从而改变传统生产力的发展路径。

数字企业为社会化智能生产提供基础设施。数字企业是指数字经济领域的科技企业。在传统

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大工业的发展引发交通运输业的革命，以适应大工业对流通的要求。同样，

智能化生产所形成的海量数据催生出对算力、数据传输、大模型等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要求。这

些基础设施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由数字企业以专业化方式提供并由大量生产单位共同使用，

不仅能节省成本，还能促进生产单位间的互联与协作。恩格斯曾指出：“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

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

强大的生产力。”[5](P285) 数字企业对数字经济时代基础设施的社会化使用起到重要的组织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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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在社会化智能生产中扮演多重角色。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劳动者同时也是消费者，

劳动者不仅为企业创造价值，而且劳动者的消费行为还是价值实现的重要条件。在社会化智能生

产条件下，劳动者还起到生成数据的作用，其在生产过程和在消费活动中的数据都被全方位记 

录；特别是，移动智能终端的出现使地理上分散的生产及消费活动也可以被捕捉到，并在一定程

度上导致生产与消费边界的模糊化。劳动者所生成的数据一方面被用于改进生产效率，另一方面

用于精准对接供需，实现了社会化智能生产的闭环。

综上，社会化智能生产体现出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的本质特征，构成了现代化产业体

系的生产方式基础。在社会化智能生产条件下，先进数字技术得以广泛深入地应用，数据作为一

种要素被用于社会化的优化决策，传统产业发生智能化转型升级，不同产业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了生产过程的高效化、柔性化、绿色化，增强了企业的综合

竞争力，并通过提升社会生产的协调性增强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必将加快生产方式的转变，加速社会化智

能生产的形成。以 DeepSeek 的 R1 模型为代表，廉价化、轻量化、开源化、推理化的大语言模

型将极大促进用户的本地化部署及各类应用的出现，推动人工智能真正成为一种功能广泛的通用

型技术。当前，大语言模型日益具有“慢思考”的推理能力，能较为准确地处理相对复杂的问题

并向着多模态智能体的方向发展，这为人工智能在社会生产环节的应用开辟了广阔空间。大语言

模型结合生产企业的数据将使人工智能更加“精专”，能够帮助企业研发新产品并优化生产流程，

推动生产过程加速智能化。企业产品搭载大语言模型，能使企业与用户之间更好地交互，帮助企

业把握用户需求和市场趋势，提供定制化服务，加速企业的平台化转型。开源式大模型能方便企

业之间耦合与协作，促进不同产业深度融合。大语言模型将推动人机关系发生重大变革。在以往

的人机关系中，机器按照既定程序执行劳动者的指令，劳动者负责规划和监督；而大语言模型对

人类思维进行一定程度的模拟，这将使劳动者从执行、规划、监督等环节中部分解放出来，也迫

使劳动者专注于创新环节，形成新的人机协作模式。同时，既有的大语言模型高度依赖互联网数

据，往往受“数据峰值”所限，而生产领域所生成的数据量比互联网数据大得多，人工智能的生

产性应用也会对其本身的迭代升级形成巨大的促进作用，剔除样本量不足条件下决策精度所受的

数据异常值的干扰，形成技术与生产的良性循环。

三、围绕新型生产方式的形成探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必须依托于一定的生产方式。生产力是否发生质的变化，关键

在于是否形成了新的生产方式。发展新质生产力应围绕新型生产方式的形成探索实践路径，一方

面要尊重市场主体的选择，另一方面要建立有利的制度环境，健全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

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以国家

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为发展新质生

产力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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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 年 3 月 5 日，习近平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

种模式”。[10]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了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因地制宜。根据各地实际条件

构建新型生产方式，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应遵循的准则。生产方式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从

一般性来说，生产方式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因此必然体现一般性的技术和组织逻辑；从特

殊性来说，生产方式的应用场景必然是一定区域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因素共同塑

造的结果。社会化智能生产是当前新型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典型特征，进一步揭示出“因地制宜”

的必要性。其一，以先进数字技术为代表的关键共性技术是社会化智能生产的技术基础，其应用

场景广泛、发展潜力巨大，不断催生新领域新赛道，重塑竞争优势与竞争格局，这就要求企业基

于原有优势、顺应科技革命大势，因时因地动态打造竞争力。其二，社会化智能生产具有明显的

产业融合特征，强调生产单位之间建立智能化协作关系。传统产业不是被新产业所消灭，而是在

新旧融合中经历转型升级。因此，各地必须基于原有产业优势，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使本地

传统产业有机融入社会化智能生产的庞大网络之中。其三，社会化智能生产需要先进基础设施的

支撑，这推动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兴起。新兴产业具有

知识密集、资金密集、规模经济等特点，意味着各地必须根据自身条件有选择地发展，不能一哄

而上、重复建设。

第二，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新质生产力引发生产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催生新产业、

新模式、新动能，同时也会对既有制度框架提出新要求，衍生出一系列有关价值对齐、利弊权衡、

利益协调等问题，必须加强制度供给，在保持创新活力的同时精准化解潜在矛盾，确保新型生产

方式落地生根、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新型生产方式以社会化智能生产为特征，数据是社会化

智能生产的关键资源。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存在大量数据的采集和传输，引发产

权归属、数据滥用、利益分配、隐私保护等一系列问题。必须完善法律法规，明确数据归属及其

合理的利用方式，促进数据共享，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建立有效的市场交易机制，为利益相

关方的互利共赢规定底线。以新一代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进数字技术正在一些领域代替人的劳 

动。智能化生产减少了生产过程对人的经验式决策的依赖，催生“无人化生产”，引发了人们对

大规模失业的担忧。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

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

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11] 必须引导新模式、新技术的发展方向，在生产端创造更多高质

量的就业岗位。同时，培养更加适应智能化生产的新型劳动者队伍，更好发挥劳动者在生产过程

中解决复杂问题、减少企业成本、提高生产灵活性的优势，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a

第三，壮大耐心资本，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2024 年 4 月 30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12]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进一步强调：“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

 a 许多案例表明，人机协作能将劳动者的创造性与机器的高效性相结合。参见黄培，许之颖，张荷芳编著：《智能制造实践》，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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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发展耐心资本。”[13] 这是我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项必要举措，体现出生产关系一定

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理。耐心资本是先进生产要素的重要组织者和协调者。促进科技创新

转化为产业创新，必须发挥金融对产业创新的支持作用，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以社会化智能生产为特征的新型生产方式也进一步凸显金融支持的重要意义。新型生产方式以数

据为关键要素、以人工智能为关键技术、以算力为关键基础设施、以平台为基本组织形式。参与

构建新型生产方式的企业面临先进生产要素稀缺、资金需求量大、回报周期长、不确定性大、可

作为抵押品的固定资本少等问题，需要长期持续较大规模的金融支持才能形成稳定的盈利模式。

壮大耐心资本，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必须坚持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规范资本行为，引导资本预期，防止资本片面追求金融市值和短期回报；必须

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推动国有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同时动员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

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调动多方面力量促进先进生产要素的集聚。

第四，以数实融合促进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习近平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

弃传统产业”。[10]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而且必

须促使新旧产业紧密连接，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形成新旧产业相互支持的良性循环。数字经

济包含了一系列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兴产业，数实融合是新旧产业形成良性循环的关键。在社会化

智能生产下，不同产业间趋向融合，共同提高生产效率。如果新兴产业脱离传统产业孤立发展，

只能在短期内凭借金融投资或国家扶持快速扩张，难以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并形成稳定的盈利模式。

以数实融合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首先，必须鼓励支持头部数字企业做强做大。数字企业是科

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领头羊，也是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重要力量。数字企业能够以较低成本提供

基础设施服务，为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准备技术条件。其次，必须引导数字企业服务实体经济。

数字企业不应凭借对基础设施或市场的垄断获得短期收益，而应具备长远眼光，深入实体经济帮

助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最后，必须引导传统部门的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投

资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企业往往犹豫不决。这就需要数字企业与实体企业协同发力，形成联合，

探索成熟的转型模式，降低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和风险，合理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投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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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ization of Production
Qi Hao Li Xuechun

Abstract: Marx’s theory of socialized production provides a 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stages of productive 

forces’ development and grasping the essence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human history, the rise of large-scale 

industry marked a shist from small to socialized production. Today, a major transformation toward socially intelligent 

production is underway in new modes of production. Under socially intelligent productio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within 

production units becomes intelligent based on a ªdata-decisionº cycl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oduction units take on an 

ªplatform-userº model, enabling intelligent collaboration; and production units, digital firms, and workers are organically 

integrated, achieving intelligence across the industrial system. Socially intelligent production embodies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s an advanced form aligned with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To develop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t is essential to explore practical approaches focused on establishing new production methods and to build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rooted in socially intelligent production.

Key words: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ocialization of production, socialized intelligent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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